李白的意义
一、读诗品人生

1、读杜甫《饮中八仙歌》，初步判断李白是个怎样的人。

李白斗酒诗百篇，——有才华
    长安市上酒家眠。——不拘小节，洒脱随性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不为权贵驱使，任性自由，豪放不羁；脱离世俗的仙气
从诗中虽不能看出具有李白蔑视权贵，但起码可以看出有卓越诗才的他不为权贵驱使，任性洒脱，豪放不羁的一面。个人精神层面：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解放。举例
2、读《南陵别儿童进京》分析李白面对仕途机遇时的心态。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胸无大志，草野中人，多指平庸的人。
四十二岁那年，由友人吴筠道士向唐玄宗的妹妹推荐，他在曹娥江上游接到皇帝的诏书，天宝二年在南陵分别儿童进京，《南陵别儿童进京》一诗为我们留下他此时那副得意忘形的神态。高喊“我辈岂是蓬蒿人”，你让蓬蒿人怎么想？

对进入仕途怀有期望，具有儒家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3、读《梦游天姥吟留别》最后一节，体会李白为权贵抛弃时是怎么样的处世办法。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当出仕做官的道路行不通时，李白又能拿得起放得下，不为眼前事心中欲所牵累，仍然看重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如此看得开的真男人世间能有几个？
李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出名的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人。文：“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武：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也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曾经“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才华横溢的豪侠！
二、悖论中成长的李白

总结以上三首诗，结合李白的一生，不难看出李白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有两个：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
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渐走向衰亡，唐诗中很难听到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抗议和哀叹。有唐统治者为了自己基业的磐固，不断地压抑打击六朝的高门大族，唐太宗主张选官应“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子弟有了参与国家政权的机会。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一大批门第不高的士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有志之士眼前展现的是一条通往无限风光的坦途，他们积极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边疆海港创建奇功，功名激励着每一个人，这种英雄主义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连书生气十足的王维也高喊“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慨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可他仍然十分认真，相信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一直到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要实现政治上的宏伟抱负，自称“草间人”的李白自然必须得到王公权贵的引荐提携，这样他就不得不向王公权贵们干谒求情，从半天空神游的迷雾里坠到王法规定的现实社会中来。在《与韩荆州书》中提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为了求得王侯的提携引荐，他不惜违心地向这些自己本来厌恶的权贵恭维捧场，称荆州韩朝宗说“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
他的游说、求情、干谒到底没有白费，天宝元年唐玄宗召他入京，英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留下了当时他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开始他以为皇帝将给他委以重任，自己能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曾经笑他微贱的权臣显宦现在“却来请谒为交欢”，他的心情着实保持了几日扬眉吐气的兴奋。

高度的自信、宏伟的抱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那个时代赐予他的，只是李白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罢了。

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一元的，也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完全整合的，任何社会和文化总是代表某种冲突观点和冲突利益的复合体。”（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第九十页）一方面，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在唐代的衰微，许多门第不高的才志之士得以走上政治舞台，使许多士子重新认识到自己潜在的无限能力，树立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激励了他们积极的从政热情；另一方面，盛唐相对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解放，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要求，人们创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要求突破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寻求更宽广更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束缚精神和个性的某些传统的清规一旦被抛弃，某些精神的锁链一旦被斩断，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欲望就漫无节制地高涨，盼望推倒一切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围墙，蔑视权贵、笑傲王侯、把一切外在的礼法与戒律踏在脚下。李白就是这种追求个性自由、蔑视王法与王侯的时代典型。
《饮中八仙歌》且不说那些媚上凌下的王公权贵，就是普天之下的天子也不放在眼里。
进入统治阶级系统中的李白把他豪侠爱精神自由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进入封建秩序这个囚笼的日子一久，他就发现皇帝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圣明，王公大人比他想象的更加肮脏愚昧，人与人之间只有伪善，政治也完全是奸诈，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高傲的个性迫使他厌恶与权贵们周旋。他恼怒地指责皇帝“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之十五），使得宫中“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古风》），以致“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之三十九）。会钻营拍马的人“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古风》之二四），他们“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这股邪恶势力把大唐帝国搅得乌烟瘴气。“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不愿也不屑奉承拍马、承欢卖笑的李白，自然成了他们必欲去之眼中钉，而李白那如同赤子一样的单纯与天真，哪是老奸巨滑的权贵的对手，更何况他不屑与这般人较量：“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之四十）？这时他唯一盼望的就是精神自由，就像法国人所谓的“围城”，没有进去的时候拼命想进去，进去后又拼命想挤出来，此刻他想的是尽快离开宫廷、远离权贵，去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他任意妄为，于是有了“贵妃捧砚、力士脱靴” 传说，也对那些龌龊的权贵表示了极度的轻蔑，“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骨子里透露出的狂妄表现出极度的精神解放和突出的个性魅力。

三、生命的激扬和民族的活力

笑傲王侯和蔑视王法，追求个人的精神解放与个性自由，必须使自己超出于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外；同时，要猎取功名和在政治上完成壮丽的人生，实现自己“济苍生”和“拯物情”的宿愿，又离不开王侯大公达官显宦的提携举荐，更离不开皇帝提供的政治舞台——封建官场，他又不得不回到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中。于是，历史置李白的人生追求于这样一种尴尬的悖论之中：

追求精神自由——笑傲王侯——反抗传统——要求超出于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外；

建立丰功伟业——求助于王侯——与传统妥协——又回到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等级秩序之中。
在这种悖论中起落的李白正是生态气象的一种集中体现。大国声威下国民的极度自信和高度张扬的个性。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大气蓬勃和饱满生机。这样一个“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伟男子，他不算挺拔的身躯里体现的恰恰是生命的激扬和民族的活力。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不能像孟浩然那样清澈恬淡，没有王维的那份和谐优雅，也缺乏杜甫的那种博大深沉，他常常漫无节制恣意幻想，盲目希求，鲁莽灭裂，甚至粗野狂暴，连自己孔无法控制自己，从不知道讲究平衡，更不求温文尔雅。然而正是他才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是因为李白有什么布衣的自豪感，或仅仅充满了某种“青春奋发的情感”——像林庚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而是由于他同时汇聚了涌动在当时民族情感中的两股激流：渴望精神自由和向往建功立业。这两股时代的激流内化于他一身的时候，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就形成了他所持有的那种悖论式的追求，这种追求造成了他情感的左冲右突相互抵撞并因此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我们在他诗中难以领略到雍容典雅的韵致和从容优雅的神情，但不难看对对抗情感碰撞后激起的排山倒海的情感巨潮，以及海啸般凶猛的气势。他的气势和力度孕育于盛大唐文化，集中地表现我们民族处于封建鼎盛时期所爆发出来的昂扬向上的伟大活力。
李白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是丰富多采而又辛酸坷坎的一生。用事业家和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他一生没有干过一件正儿八经的事情，史学家范文澜称他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用文学家的眼光来看，他好象又什么事情都干过：得到过皇帝的赏识，嘲弄过达官权贵，既有与诗人论诗品文的文雅，又免不了要与歌妓一起消磨寂寞的时光，曾有过辅时济世的雄图，也有过成仙不死的梦想，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朋友遍及天下各地------总之，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浪漫诗篇。

杜甫《饮中八仙歌》：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与韩荆州书》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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